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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瞿林东先生的《瞿林东文集》（10 卷本）出版 

 

2017 年 9 月，瞿林东先生文集出版。《瞿林东文集》（10

卷本）是瞿林东先生关于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领域代表

性论著的集结。其内容既涵盖史学理论、史学批评、史学功用、

史学史纲、史学史志等基础性理论著作，也包括魏晋南北朝隋

唐史学、20 世纪中国史学、中国史学重要人物与 20 世纪中国

史学关系等专题性著述，全面反映了作者 40 余年的治学历程、

研究路径，对于了解作者的史学观点及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、

理论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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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我中心张越教授做客西北大学名家讲坛 

9 月 15 日，我中心张越教授应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邀请，

做客西北大学名家讲坛，在博望报告厅为广大师生作题为《再

出发：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发展》学术报告。 

张越教授首先就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于何时的问题进行说

明，提出 1840 年说和 1902 年说，重点向师生讲述 1902 年梁

启超提出“新史学”后的中国史学转型。随后，他从晚清民国

历史教科书演变的视角，梳理出历史教科书从介绍、编译日籍

到国人独立编纂的脉络，诠释了新史学在 20 世纪上半叶学术

界的发展历程，并介绍了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路径。最后，张

越教授论述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学科分类体系。以胡适的“整理

国故”运动为切口，向师生准确而直观地展示出中国近代史学

学科的形成过程。 

讲座结束后，张越教授就当代历史教科书同民国历史教科

书的对比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及“国学”在当

今社会的盛行等问题，与同学们进行充分交流与互动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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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刘家和先生与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师生座谈 

 

2017 年 9 月 19 日上午，历史学院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召开

研究生新生老生见面会，我中心刘家和先生应邀与世界古代史

教研室师生进行座谈。刘先生结合同学们提出的问题，答疑解

惑，传授学习、读书与研究经验。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教师刘林

海、王海利、武晓阳、李渊及 20 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

座谈。 

学术需要创新与发展，学术队伍需要扩大与出新。刘家和

先生首先就与会人员的年龄结构，指出学术研究需要老中青的

梯队建设。老年学者逐渐退居幕后，中年学者成为学术研究的

主力，青年学者是未来和希望。刘先生强调，师生之间人格是

平等的，需要有平等的交流，学者们应该秉承着谦和、平等的

心态。人格平等并非目无尊长，因为尊师就是重道，二者密不

可分。 

刘先生从辨析学与思、学与习、温故与知新的辩证关系入

手，强调学术研究者要不断扩大研究视角，要有问题意识，对

不同问题要形成独立的思考。学术研究离不开量，但关键在于

质。从量变到质变，就是创新，没有质的突破的创新，是没有

用处的。教学实践中的“桶水和杯水”比喻有一定的道理，但

并不完全正正确。如果没有创新，桶水总有用干的时候，知识

也就枯竭了；时间长了，桶水也就不新鲜了，知识也就陈旧了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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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如何读书这个问题，刘先生结合自己的经验给同学们

提出了建议。首先要会读书。专业的书籍很多，不可能一一读

完。读书需要把握技巧，既不能盲目看，也不是页页看。要结

合实际情况，精读与泛读结合。一般说来，读书首先要看序言、

目录和参考书目，以了解书的基本情况，搞清各种层次的材料，

知道哪些内容需要，哪些可以略读。书不是一次就能读懂读完

的，要将书中的内容分为已懂、不懂和似懂非懂的。不懂的以

后解决，似懂非懂的划上问号，这就是问题的开始。要在读书

中发现问题，要随时记下所思所想，读书与研究是密不可分的。         

其次，在读书的过程中，要处理好“博”与“专”、“通史”

与“专史”的关系，避免陷入各种“陷阱”。博并不仅仅是知

道的多，博不但要大，而且要通，能贯通成为网络，才是博，

杂多不是博。博与专是分不开的，博是基础，专（精）是博的

体现。在这方面，陈垣先生的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是杰出的代

表。这篇文章虽然只有八万多字，但是公认的精品，涉及到十

几个方面的材料，有几百种之多。如果没有博，其精是不可能

的。真正的大专家是在通的基础上的专。一个题目研究生时做，

博士时做，毕业后接着做，离开了自己的题目，其他的不知道，

这种专不是真正的专。博与专结合还是“竭泽而渔”的前提。

竭泽而渔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泽有活水，是淘不干的；一旦干了，

也就没有鱼了。泽有大小，太湖也是泽，怎么能竭？所以，竭

泽而渔只能是就某一方面、某一段而言的，其前提也是精与博。

没有精与博，是不可能竭的。研究专门史，如艺术史或法律史，

不但要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有通的认识，而且要有跨学科的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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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通史”的基础上呈现“专”，掌握好结合点，以史实第一，

避免写成其他学科的论文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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